警察人家之狗年的祭奠
夏桂林
狗年的早晨,女儿走了,走得从容不迫,而又义无返。.

女儿的大队长刘英事后就此事与父亲有过简短的交流，刘大　：你女儿很优秀，但在性格上，你发现没有，她很像你，就是你自身的影子，活脱脱的一个复制品。

其实，父亲知道，自己多年来施加给女儿的说教影响着女儿的成长，连写作文风也与父亲十分相似。

女儿长大了，但她又完全是一个独立的个体——强制性的家庭教育导致女儿的反叛，父女由此产生隔膜感与陌生感，为父者所能控制的，能把握的，只有自身以及目光所及。父女之间的血脉之情以这种对决的方式能说断就断吗？

在女儿离家后的日子的数天里,
父亲手机短信上频频显示了这样的信息：

老爸：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我知道您最疼我了，不管您对我怎么样，我永远爱您！

老爸：昨晚我在梦中见到了您，您已经原谅了我，我多么想不再醒来，永远在梦中，因为我只有在梦中才能见到您。
老爸：听说您要去重走长征路？别去呵，等以后有假了，我陪您一块去，行呵？哦，少抽点烟呵。

老爸：过几天，我要随警队押解一批犯人乘火车去乌鲁木齐，我多想在途中犯人们集体造反，然后我挺身而出，让他们暴打一顿，让您解解气呵。哈这个创意不错吧？！

老爸：明天早上４：００出发，北上新疆，三天四夜，漫长的危险之旅。哈放心吧，您的女儿可以应付任何不测。

老爸：已到兰州，路上顺利。
老爸：……

一次次打开短信，一次次心如刀绞。父亲后来选择了逃避，以至凡女儿手机短信一概删去。父亲不知道，这些信息时代漫天飞舞的快餐文字,它们的最终归宿是永远在太空中游戈还是在刹那间重回 了“中国移动”?在狗年的悲情的早晨或蕉黄昏，就把删短信算作是对女儿本命年的祭奠吧。
